
!

!""#!$"%# $%二

&'&() *+,-.

/+01,$#"#"2"!%'()*(+%%!

!"#$%

"

#

!"#$%&

'()*+,-./

012345!"#$6

7 !"%& 685 9:

;0<=>7-./

0?@AB59CD

EFGHIJF7KL

<M5 NO &6PQ

RSTO-./2

U5 V7WXYZ0

[\] N^_`KL

abc^0def

gh ij`dekl

mnh o`p-./

0qrsth uQv

wxyaz{$|}

~ � � 0 ? � f

��!"��Z��

��� �$���(

�������=�

!

&

"

'

(

)#

*

+

,

#

�

�

�

�

�

}

�

�

3

4

5

6

!"#$

%&'

$

-

.

,

b

�

�

�

�

}

�

�

7

8

9

:

 ¡¢£¤0

¥¦=§q¨©ª

« * ¬ O  ® 2

¯5 °±²³´µ

¶®·¸¹y^

º� »¼®½q

75 ¾¿ÀÁÂm

ÃÄ5ÅÆÇÈÉ]

ÊËÌ»�0ÈÉ

À,xÍÎ�0]

ÏÐÑÒ®�Z0

ÓÔÕ°Ö×Î0

ÊËÌOØÙA0

ÚÛÜ5 i7ÝØ

0Þßàáâãä

�f0Ò®åaæ

m5 Ø0çè��

émêë`�

!

""

/01 234 567

"

%

ìíîïðGñ

Ròóô�ìõö5

¡£÷ø`ù"5�

g«úû`deì

íî0�füý#

Qþÿ5!"»#q

Ï$@%&0'(

)*� ù"#Ïì

íî0W»!+�5

,½`ìõö#Ï

ðÒ-.¡0»²

/0�

8

9

:

,

¯

1

2

"

�

�

�

�

}

�

�

;

<

=

>

;

?

@

A

;

<

,

#

�

�

�

�

�

}

�

�

34@5®56

78P`9;:5x

,»y;<�=>Ä

`?@AAAB@C

N 0 ò 5 C N 0

DAAAxE*}F

Ä,OGHIÜÙ

A0CJ�KLMF

N0� 5®OPQ

O5!RÞST02

®5 UV7IQ5°

WX0®Y¢ CK

LMF »y»yZ

[��\]�̂ _�

`a0Db�c5�

de '$$( 6fag

�Dbÿhij*

kl�

=>

“把她给我拉出去，把她

给我轰走！你们派出所的还不
把她赶出去！再骂就把她铐起
来！”王副县长突然脸色煞白
地怒吼起来。桃花却依然在一
跳一跳地骂：
“用不着你费力气，我自

个会走！我就要走哩！到省里、

到北京，挨着个儿告你们去！
我明白你们都是什么人啦！要
铐你就来铐吧！带着铐告你们
那才有告头！我就不信告不倒
你们！怪不得哩，我男人让我
下山时，硬给我塞了个笔记本
本，他说这笔记本本日后兴许

有用！到这会儿我才清楚啦，
那上头就记着你们的丑事鬼
事！山里的木头丢了多少，你
敢说你们不晓得！他是杀人
犯，咱就看看到底谁是杀人
犯！四兄弟是个什么东西！他
们靠啥发的财，他们凭啥整治

人，你们谁不清楚！平日里，你
们一个个都跟他们称兄道弟

的，不就是看上了那几个钱
呀！咱就看看到底谁是杀人
犯！咱们等着瞧……”

桃花一边骂，一边拉着小
孩使劲从堵在门口的人群中

往外挤。小孩大概是饿了，哼
哼着不想走，她啪的就是一巴
掌：“吃！你老子都成杀人犯
啦，你还想吃！吃你娘的脚！要
吃跟你娘到省里吃去，到北京
吃去！我就不信这天下没个讲
理的地方！就是讨上十年饭，
我也要告到底……”

那女人三挤两挤，就挤得
不见了，只留下窑外的一群和
窑里的一群。没了吵骂声，突
然显得很静。也不知过了多
久，书记才猛然一拍桌子，气
急败坏地也不知是在呵斥谁，

也不怕有那么多人围着听，声
音大得吓人：
“你们还呆在这里干什

么！马上把她给我找回来安置
住！用汽车把她拉回县里去！她

需要啥就解决啥！缺啥就给啥！
要是出了差错，我就拿你们是
问！听见了没有！还愣着干什
么！简直都是些糊涂虫……”

二十日十六时二十五分。
县长一行领导驱车离开村委
会。临行前，专案领导小组已

告成立。派出所所长和老王继
续留在孔家峁村，做进一步审
理工作。并务必在晚上九时前
写出第一份案情报告，直接由
专案领导小组呈交县委。村长
已向全村发出通知，村民大会

将在晚上七时半召开。
二十日二十二时三十分。

派出所老王在县公安局办公
室主任的协助下，经县委领导
反复审阅，六易其稿，抄送地
区公安局、省公安厅、地区林
业局、省林业厅、省林业厅公

安处以及省地有关领导的案
情紧急报告终于定稿，并连夜
发出，报告全文如下：

今日凌晨三时四十分，于
我县孔家峁村发生一起恶性
凶杀案件。凶犯为我县大峪林
场护林员。因同村民发生口
角，打斗致伤，故而用护林步
枪射杀村民四人。两人当场死

亡。另两人正在医院抢救。现
凶犯已被缉拿归案，一并在医
院施行强制性治疗。

案发后，县委县政府和有
关领导对此案极为重视，当即
赶赴现场，深入了解案情并做
了具体指示，并向全县发出紧

急通知，务须对枪支弹药严加
管理，进一步加强对村民的法
制教育和宣传。

二十一日十六时整。经县
委明确指示，县政府紧急批
示，原大峪林场护林员李狗子
之妻桃花和其子小霓，业已办

完“农转非”所有手续。桃花
同时被安排在县农机厂为国
家正式职工，其子小霓被安排
在区政府托儿所，同时还分配
给二人两室一厅住房一套。

二十二日清晨六时十分。通

往省城的列车正点到达。大峪乡
派出所所长急急走下车来。他的
手提包里放有数份关于大峪林
场凶杀案真实的案情报告。他

将直接向省公安厅和省林业厅
汇报。如果不行，他将启程北
京。临行前，他留给老王一句
话。他说他也曾是一名军人。

二十二日清晨六时三十
分。凶犯狗子因伤势过重，失
血过多，终于在医院停止了心

脏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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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 7月 20日拂晓，

在“狼穴”司令部度过几天
后，我终于回到了柏林。我先
是去奥托·梅斯纳办公室，向
他转交一份邮件后，回到家，
躺在沙发上休息。中午刚过不
久，格尔达突然把我叫醒，告
诉我，总理府打来电话。“情

况紧急。”她补充说。我拿起
话筒，一个声音对我说：立即
返回总理府。

直到下午，我们才到达总
理府。我在大门前下了车，大
街上有一队队士兵。进入总理
府后，我面对的是一片混乱。

工作人员、卫兵、警察，所有人
都在四处乱窜，楼上楼下、花
园里，人们到处在跑，希特勒
的房间由我们的护卫突击队
守着。奥托·恩斯特·雷曼少校
的部队———柏林卫兵营也在
那里。我最终弄明白了，他们

准备迅速占据戈培尔的住处，
它正好在总理府的后面，勃兰
登堡门附近。他们部队的一名
成员过来对我说，电话总机室
需要人手。同志们已经在工
作。我在他们旁边坐了下来，
发现所有的线路运转良好。他

们简要地向我讲述了他们掌
握的有关爆炸的情况。希特勒
还活着，他们刚刚在戈培尔办
公室和“狼穴”之间建立起电
话通信。半小时后，雷曼带着
最后的人马离开总理府。晚上
8时许，我带着邮件登上了一

列邮政专列，它每天都与希特
勒的司令部联系。

当我到达“狼穴”时，已
是早晨 7点。一进入安全区
域，那里的宁静气氛就让我感
到惊讶。人们或许会认为，这
只是普通的一天。同志们向我

概述了头天发生的事情：放在
手提箱里的炸弹、爆炸声、伤

员、死亡以及墨索里尼的来
访。尽管发生了爆炸，但墨索

里尼仍按原计划来访，于下午
到达。爆炸发生几小时后，一
切似乎就恢复了正常。电话通
信正常，中午的会议照常举
行。总之，司令部的日常生活
恢复了以往的节奏。至于现场
调查工作、审查和安全措施，

则由德意志保卫部负责，与我
们无关。

当天晚些时候，我又听到
伙伴亚瑟·亚当的版本，他是
希特勒司令部的国防军报务

员，负责看管木屋会议室的总
机。他告诉我，施陶芬贝格上

校是怎么马上成了被怀疑对
象的。施陶芬贝格将爆炸装置
放在房间里的木桌下，不久就
离开了会议室。他问亚当，他
叫的汽车在哪里？当时汽车还
没有来。于是，施陶芬贝格打
开门，离开现场。亚当说，正在

这时，希特勒的国防军副官鲁
道夫·施蒙特感到施陶芬贝格
的提包碍手碍脚的，便将它挪
开。几分钟后，窗户和门被炸
弹撕开了。于是，亚当立即喊
道：“是施陶芬贝格干的，是
他干的！看，他的军帽还挂在

衣架上呢！”
爆炸案发生后，我们突击

队没有收到特别的命令，我也
没有发现保护希特勒的安全
措施有进一步的加强，除了搜
身以外没有别的措施，这一工
作仍由德意志保卫部负责。总

之，只是晚些时候，也仅是在
柏林的总理府花园内圈定了
安全范围，禁止他人进入。

希特勒在爆炸中似乎只
受了点皮肉伤，肯定会留下后
遗症，但他什么也没流露出
来。不久，他对司令部的巡视

更加起劲。戈培尔来此与希特
勒会谈，有相当一部分纳粹党
的区长和党的领导人被调换。

我们的工作日在延长。由
于前线战场的局势愈来愈令
人担忧，总理府的气氛异常紧
张，空袭警报越发频繁。

我曾耳闻目睹了一些争
执。大概是爆炸案发生几周后
的一天，我重新回到木屋前站
岗，希特勒和威廉·凯特尔元
帅在屋子里交谈。当谈到北方
战线问题时 （似乎是指芬
兰），两人发生了激烈争吵，

德军刚刚在那里遭受惨重损
失。面对苏联红军，德军展开
的火力攻势已远远不足。

HIJDKL

很长时间里儿子的学习

问题成了蒋凌霄最大的心病，
有时神经敏感得简直过分。比
如婆婆过七十大寿，他们一家
三口回去给老人贺寿。儿子从
小是爷爷奶奶带大的，跟爷爷
奶奶比较亲。儿子看见奶奶家
的电扇不转头了三下两下地

就给掰转了，后来爷爷又喊他
说，大伟，家里的闹钟不知怎
么回事也不闹了。又是儿子七
拨八弄地将噤声多日的闹钟

搞响了。爷爷高兴地夸孙子
说，我孙子手巧，天生就是一
个做工匠的料……

听了公公的话，蒋凌霄
的脸立刻就拉下来了，她儿
子凭什么只是个工匠的料？
她的儿子要读书，要做大学
问的，结果这一天蒋凌霄的
脸色都不好看。回到家里她
就对儿子说，你看你爷爷把

你都看扁了，他说你只是个
工匠料。你就不会争口气？难

道你这辈子真的就想当个工
匠？儿子看了她一眼低着头
什么也没说就进了自己的
屋。蓝天祥摇着头叹着气说，
你这个女人真是神经过敏！

蒋凌霄上中学时有个女
同学叫何浪浪，再婚嫁了个
台湾老板，何浪浪把当年跟
她要好的几个女同学请去吃
了顿饭。蒋凌霄一看穿得像
虎皮鹦鹉一样的何浪浪站在
一个鹤发鸡皮的老头跟前，

简直让人错觉何浪浪是给自
己找了个爹。吃饭的时候何
浪浪挽着老头一副恩爱得不
得了的样子。蒋凌霄听说这
个老头很有钱，在大陆、台湾

都有生意，否则凭蒋凌霄对
何浪浪的了解，何浪浪怎么
会心甘情愿地嫁给他呢。

何浪浪上中学的时候就

很有点名气，她在学校的宣传

队里跳过几次喜儿。以后就连
每天上学都梳着一根喜儿一

样绑着两寸多长红头绳的独
辫子。然后把辫子藏在外衣
里，外边只露出脑后寸把长的
红头绳，像专业剧团随时准备

演出的打扮一样。以后学校的
同学们就给她起了个外号叫
小辫。有时正上着课，突然有

别班的男同学在教室门口高
喊一声，小辫！然后就嗵嗵地
跑了，惹得同学哄堂大笑。等
老师追出去早就不见人了。那
时蒋凌霄和何浪浪是同桌，何
浪浪属于嫉妒心比较强的女

孩。比如，哪天蒋凌霄穿了件
新衣服，她必然撇着嘴在这件

衣服上找出缺点，心理才算平
衡。何浪浪什么事都跟蒋凌霄
较上劲。何浪浪结婚离婚好几
个来回，像演电视剧一样。很
长一段时间何浪浪没有跟她
联系。现在何浪浪突然又冒出
来了，她找了个台湾老板，蒋

凌霄知道她在很大程度上是
向她炫耀的。

果然，何浪浪告诉蒋凌
霄她已经给女儿办了出国留
学的手续。何浪浪撇着嘴一
副见多识广的样子。

何浪浪的女儿蒋凌霄见

过，有一次同学聚会时何浪
浪带她去了。一个中学生头
发染得五颜六色，像鸟巢一
样的短发型两边竟然还辫着
两条比小拇指还细的长小
辫。衣服穿的是一副波西米

亚风格。蒋凌霄和几个女同
学议论，何浪浪的女儿颇有
点何浪浪的遗风，真是有其
母必有其女。蒋凌霄想，料她
何浪浪的女儿也不会是学习
的料。何浪浪说完自己的女
儿后果然乜斜着眼问蒋凌霄，

你儿子以后准备怎么安排？到
哪个大学？蒋凌霄这些年过

得很舒心，看着何浪浪一副
乍穿新鞋高抬脚的样子很反
感，就想有意刺激她。蒋凌霄
用不屑一顾的口气说，我们
早几年就准备把儿子送出去
上学了，只是当时我儿子太
小，我不舍得。何浪浪果然表

情讪讪地说，咳！我们也是，
但今年就不一样了，她已经
大了，我也放心了。其他几个
同学没有她俩的经济实力雄
厚，只是羡慕地说，我们倒是
也想走这条路，只可惜，囊中
羞涩呀！一会儿何浪浪很落

寞地转换了另一个话题，蒋
凌霄作为女人的虚荣心得到
了很大的满足。

MNIDOPQR

我大学入学后的第一个

星期天，父亲特地把我带到
城南去逛，先去了杨公井的
古旧书店，跟店长说：“我的
女儿现在是中文系的大学生
了，要让她开始学会独立地
做学问才行。”他向店长要
了各种各样的辞典，不仅有

《古代人名辞典》，更有《古
代地名辞典》，甚至还有《古
代方言辞典》。我奇怪地问
父亲，为什么要这些似乎用
不着的东西？父亲说：“你慢
慢就会知道，做学问时这些
是必不可少的。我那时因为

穷，买不起，只能用学校图书
馆的。可是图书馆的书，借了
就要还，有时一懒，就把搞不
清的问题搁置下来，也就始终
搞不清了。我不能让你也这么
拖沓，所以先给你准备好。”

父亲又给我买了一套

《鲁迅全集》和一些别的书，
之后便带我去夫子庙的古董
店，向熟识的古董店老板要
原拓的年代旧的好字帖。父
亲说：“我要买来给我女儿
练字，所以一定要旧的原拓，
否则精神全跑了，再也练不

出来。”父亲看了许多之后，
挑了柳公权、颜真卿的等几
种。那天父亲和古董店老板
谈了很久，我在旁边听父亲
跟他说要为我备这个备那
个，觉得父亲是在把我当文
化人来培养了，当时真的有

一种得宠之感。
从古董店出来，父亲领我

去永和园吃小笼包子，只觉得
这是世界上最好吃的点心，更
觉得自己真是福气透了。回到
家，父亲叫门，我在后面看着
他的背影，突然觉得父亲有些

衰老，他的头发虽然没有掉，
但是却白了，不由得心酸起

来。我最害怕这种叫做预感的
东西，但这一次的确是我们父

女俩最后一次外出。
那天晚上不到九点，父亲

就上楼休息了。他对我说，明
天早上我送你。那时我读的中
文系在距市区四十公里外的
句容分校，要坐长途汽车，必
须早上五点多就要出门。

早上起来，看看父亲没
有动静，我就准备自己动身
了。忽然，平常很难得早起的
父亲在楼梯口叫住我，说：我
今天不舒服，就不送你了。不

过送你四个字，你要记住，就
是“谦虚谨慎”。谦虚不是要

对别人谦虚，是要对自己谦
虚，你总对别人说我不行，那
有什么用呢？自己行不行一
定要清楚。谨慎是要对人谨
慎，只有谨慎，才能保护自
己。他告诫我一定不要说谎
话，但也不要轻信别人。

在我频频点头准备下楼
时，他又叮咛我：另外要记
住，你要是肚子饿了，绝对不
能借钱吃饭，你可以饿肚子；
你要是没有钱坐车，你就走
路，腿永远都在你的身上，但
钱不是永远借得到的。如果

你借钱借出习惯了，这双腿
就没用了。

这两句话真是很少听
到，俗话说有借有还，但是父
亲认为这个也不安全。后来
我才懂得父亲的意思，就是
你总有借不到钱的时候，总

有借了钱还不出的时候。就
是这两句话，伴随我克服了
许许多多难关，一直到今天。

看着披着衣服、俯着身
子的父亲，听着他千遍万遍
的嘱咐，我感动得都快要哭
出来了。真未料到，不久父亲

就瞑目而去了。不论是在梦
里，还是脑海中，我总能清楚
地看见父亲微笑的面容。这
许多年来，我经历了崎岖不

平的道路，也侥幸地有过一
些机会。我自己也奇怪，为
什么父亲的教训，在我的心
中越来越鲜明，对我也越来
越显出影响力呢！也许是人
生的经历帮助了我，使我在
精神上、在感情上永远没有

失去过父亲；同样，也是因
为有了父亲，才使我在精神
上、感情上没有失去真正的
人生。

自那以后，我觉得自己
一下子长大了。


